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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峰

古人崇尚“名有书卷气，人
有文墨香。”无疑，这是对可以传
世的文字笔墨的认同肯定。如
果说，某个时期、某个地方有着
文墨的暗香，那定然是特别的褒
奖。这褒奖让某个时期、某个地
方具有了灵性。

暗香是境，境由心造。暗香
的魅力在于似有还无。“疏影横斜
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

《山园小梅》）传神地描绘了黄昏
月光下山园小池边梅花的情态，
通过池中的梅花淡淡的“疏影”及
月光下梅花清幽的“暗香”，动与
静、视觉与嗅觉相衬，营造出迷人
的意境。“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
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梅花》）诗行中，清晰与
朦胧交错，闪烁着动感的、若隐若
现的光芒，几笔实写提起无限虚
景，雪中之梅的幽香被表达得淋
漓尽致，令人神往。“薄雾浓云愁
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
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

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醉花阴·重阳》）描写了
重阳时节作者凄凉寂寞的心境。

“人比黄花瘦”让相思和忧愁有了
形，有了体。这，何尝不是一种久
远的暗香？

这些暗香，都是文墨的暗
香。文墨的暗香实则是人格的
暗香，它浮动着人性的智慧，氤
氲着生命的美丽。每次在心底
倾听沙宝亮演唱的《金粉世家》
主题曲《暗香》：“当花瓣离开花
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
无人来嗅……”便有说不清的怅
惘，道不明的黯然。“诗词歌赋流
水快，琴棋书画暗香来。”好在春
风过处，暗香犹在，每一个怀着
美丽心境的人，又怎么能放得下
心底潜藏着的那一缕缕文墨的
芬芳？

人生如花，文墨如瓣。当生
命走向尽头，一切的一切纷飞而
去的时候，于文人而言，能够在
世间存留的，到底是些什么呢？
我想，当是那些可资咀嚼、可资
回味的文字笔墨，还有其幽幽的
暗香罢。

文墨暗香

■曹春雷

早春时节，春色难觅。放眼
望去，大地依然灰蒙蒙的，看不出
一点儿春天已经到来的消息。房
檐下，依然垂挂着长长的冰凌，像
一把把锐利的剑，刺向大地。小
河里的冰依然厚厚的，如一层沉
重的铠甲，裹住了一河原本欢腾
不息的水。鸭子们呢，还是徒然
地站在岸上，望冰兴叹。

一个乡下孩子站在檐下，歪
头看着身边端着枣木烟杆的祖
父，疑惑地问，爷爷，不是说已经
是春天了么，咋还是冬天的样子
呢？他这样问，是因为他迫不及
待地想在春天里放风筝了。祖
父悠悠然吐出一口烟圈，笑呵呵
地说，别急么，你到坡上看看，草
都已经返青了呢。孩子马上出
了院门，左拐右拐，很快就站在
了田野上，俯下身去，拨开一丛
枯草，草根已经嫩黄嫩绿了，如
春天的眼，眨呀眨的，朝他笑。
他恍然大悟似地说，原来，春天
先到这里来了呀。

是的，春天是先到草上来
的。因为春天知道，比起人来，
草对她的渴盼更热切。草们顶
着一头枯黄，将身躯萎缩在冰冷
的泥土里，太久了，整整一个冬
天的时间。寒冷的时候，人们可
以躲在温暖的屋内，出门时用棉
衣包裹自己，但草不能，它们只

能守在原地，向泥土借取一点暖
意，才得以熬过这漫漫寒冬。

当春天从遥远的地方开始
启程时，草们已经暗暗积攒了力
量，只等着春风的召唤，在某个
温暖的时刻，喷薄而出。“喷薄”，
是一种锐不可当的气势。对一
棵草来说，它蓄势已久，为了这
一刻全力以赴。但刚刚破土而
出的草，它的绿意，对大地来说，
仍然渺茫如云烟。如果不仔细
看，根本就看不到。

这时候，最好是来一场雨，一
场酥酥的小雨。雨若有若无，朦
朦胧胧。远远望去，地上浮现出
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这是
早春的草色。看着它，人便欣欣
然起来，感受到了律动的春意。
于是，便想走近了，去看个仔细，
却发现地上稀稀落落的，只是一
片极为纤细的草芽，那种淡淡的
草青色，此时却看不到了。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
看近却无。”这种清新悦人的早
春之景，唐代诗人韩愈只用一句
诗，轻而易举却又淋漓尽致地描
摹了出来。其实，更隽永的，是
这首诗的后一句，“最是一年春
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是呢，正是一年春好处。从
这时起，春天的列车，便朝着姹
紫嫣红的深处驶去。春光这么
美，坐在这列车上的人，须要且
行且珍惜。

草色遥看

■黄孝纪

昔日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少
说也有一块磨刀石。

旧时我那村庄的瓦屋住房，
不外乎三种样式：一是有天井的
大厅屋，通常住四户以上人家；
再就是无天井的小厅屋，住两
户；还有一种则天井和厅皆无，
形同杂屋，单家居住。磨刀石的
放置，也同样有迹可循：或在天
井的石沿上，或在厅前两侧的石
墩旁，或在门口石板巷的明沟
边。这些粗粝的石头，就常年搁
在那里，用时方便，谁也不会担
心偷走。

村边四周的山岭，多是红
壤，生长着茂密的油茶树和杉
树，这样的土质下面，也就不会
有砂岩。那些偶尔凸出山表的，
也都是乌黑硕大的青石。村前
的小河，河水清浅的日子，一些
滩段就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成片
鹅卵石，乌黑，光滑。这些石头，
好像也没看到有人捡拾回家，当
作磨刀石来使用。差不多可以
说，村里的磨刀石，都是来自外
乡。它们进村的时间，路径，方
式，源头，各不相同，就像这个村
庄祖祖辈辈迎娶进来的女人。

这些磨刀石，有的是石磨的
残缺一角，有的像小石板，有的则
打凿成型，如粗大的砖块，形态大
小各异。不过有一处是相似的，
它们的中部，长年累月经受刀斧
的磨砺，形成流畅的内陷圆弧。

那时的村庄，虽说大家过的

都是平朴的日子，却是人畜兴
旺，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村人很
少外出，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每一
样活计，都由人工来完成。镰
刀，柴刀，斧头，猪草刀，菜刀等
诸般刀具，每天都要用到。刀口
缺了，钝了，到磨刀石上磨磨，便
又锋利光亮。

耳濡目染，村里的孩子，无
论男女，差不多童年里就学会了
磨刀。到少年时，已经非常熟
练。那时，我们在上学之余，扯
猪草，割茅草，砍柴火，剁猪草，
全都是分内的职责。做这些事
情之前，习惯把刀子磨利。

打半盆水，将磨刀石和刀刃
浇湿。蹲下来，一手握着刀柄，
一手握着刀背，斜按刀锋，抵着
磨刀石来回磨砺。因为用力，全
身随之摇晃，磨刀石发出嚯嚯的
摩擦声。砂浆水越磨越稠，在石
面和刀页上涂了一层。反转来，
浇点水，再磨。如此几个回合，
用水冲刷干净，刀锋便银光发
亮。伸出拇指肚，试试刀锋，如
略有卷刃，反顺在磨刀石上抽一
刀两刀即可。有了磨利的刀具，
干起活来，顺手又省力，正所谓

“磨刀不误砍柴工”。
那个时代，有一副书卷气浓

郁的对联曾广为流传：“宝剑锋
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即
便在闭塞的山村，人们也常以此
励志抒怀。有好几年，母亲要我
这个中学生写春联，我都是写上
这副贴在门口。自己看了，也暗
暗地在心底鼓起一股劲来。

磨刀石

■田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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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期的临近，莫瑞巴臃肿的身

体，不再能适应任何体力方面的活了。住
在酋长安排的稍显舒适些的房子里，雷维
耶，依旧挂念着阿鲁一家的生活。

几个月前，莫瑞巴的丈夫，望着妻子
逐渐隆起的腹部，明白无论自己怎样挣
扎，也无法养活未来的小生命。于是想尽
办法跟在邻国肯尼亚挖煤的表哥（即：地
麦卡的父亲）联系上，带上简单的行李，跟
莫瑞巴说好，在孩子出生前赶回来后，便
一路跋涉，偷渡去了那座私人煤矿。

对于一次次雷维耶给予生活上的
无偿帮助，淳朴的莫瑞巴感觉唯一回报
的方式，就是帮客人煮杯非洲的咖啡。
现在她无力做了，在生前三个孩子的时
候，腹部也没这样臃肿过，有时感觉站
起身都会气喘吁吁。自然地，小阿鲁在
帮助妈妈的同时，接下了做咖啡的活。
纵然，雷维耶，不想那杯咖啡，但只要听
到他的厚重脚步声，莫瑞巴就会示意阿
鲁忙碌起来。

伴着次数的增多，小阿鲁咖啡的味道，
不比莫瑞巴的差上多少。偶然，雷维耶，也
帮助打打下手。其中的乐趣，填满心胸。

傍晚，金色的阳光，懒洋洋地披在土
米村的草屋顶上。雷维耶用随身携带的
卫星电话，跟远在拉萨城的尼珍通了电
话，问问孩子们最近的情况。尼珍回说，
大些的诺雍康卓跟她的弟弟惹索瓦已经
回果洛老家过藏历新年了。另外九个小
些的孩子，被仓姑寺的阿尼接过去，帮助
照看。尼珍还说，孩子们都健康着呢，只
是想念他这个那不勒斯的阿爸！

“再过二十天左右，我就能回拉萨，让
孩子们等等，我们一起过藏历年哦！最重
要的是告诉他们，我将带回阿鲁他们家自
产的咖啡，亲手做给大家一起品品。”说到
这里，雷维耶的脸上似乎挂上喜悦的泪珠。

是阿鲁的哭喊和踉跄的脚步声，唤回
了雷维耶的思绪。

“雷维耶叔叔，雷维耶叔叔，妈妈淌了
满屋子的血，妈妈……妈妈死了！”听到这
里，雷维耶，一步从桌前窜出屋子，这才想
起屋内的阿鲁，于是回转身，拉起她的小
手，向村头奔去。

眼前的场景，让人到中年的雷维耶，
不知所措。族人围绕的莫瑞巴，像睡熟了
般，静静躺在牛皮褥上。两位妇人在用铁
铲清理一地的血污。而那个刚出生的男
婴，被搁在母亲的旁边，还未来得及看一
眼身边的世界，就已死去。

“都是第四个孩子了，怎么还会这样
（大出血）？”事后，悲痛中的雷维耶，还算
礼貌地问当地的巫医。

“这，没有什么。谁说第四个孩子，就
不会大出血？你不懂得女人，不懂得土
米。”巫医巴提库姆的回答，算是直接。听
到这里，雷维耶，无助地望了望土米的天
空。一如既往地湛蓝！

似乎，巫医的话还未说完：“莫瑞巴和
她的孩子是被巴久（Barjl）叫走了，巴久是
我们永恒之神，他们去了永恒之地，我们只
能为他们祝福！”说到这里，巴提库姆垂下
首，在一遍遍地默念着什么。

此后，族人试着跟阿鲁远在肯尼亚的
父亲联系，可总也联系不上，于是只好在
酋长的主持下，将莫瑞巴放在木架上，再
折成羊水中的状态。这个有些西藏天葬
前的形式，让雷维耶久久无语。最后把墙
壁扯开一个洞，将遗体移出。而那个男
婴，则被放入瓦罐中，草草掩埋。

一星期后，是莫瑞巴出殡的日子。随
同当地的礼仪，雷维耶剪短了头发，跟阿
鲁一样颈上系了黑丝。坟地，设在莫瑞
巴房子后方不远的斜坡上。在巫医领颂
的祷告声中，莫瑞巴和她的孩子，去了巴
久所在的永恒之地。只是，这掌心中一
直未曾松开的阿鲁的手，和她的两位哥
哥，未来将怎样生活？坐在莫瑞巴坟头
不远的红土上，迎着陡然而起的细风，雷

维耶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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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那里带来的消息，让雷维耶差点

绝望。地麦卡父亲的电话中说，莫瑞巴的
丈夫出了矿难，矿主虽然赔了些，但他实
在不知如何将掩埋在矿洞里的表弟遗体
弄回家。并且矿主为了消灭罪证，就地把
洞口给封了。当然，聪明的小阿鲁通过雷
维耶无奈的眼神就明白了过来。她不问，
雷维耶也保持着沉默。

经过向酋长的反复请求，至高无上的
他终于答应雷维耶留在阿鲁家生活，帮助
照顾，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短短两个月的时
间，雷维耶不光学会了大部分本地土著语，
还能够亲自打制原生态的非洲咖啡了。弄
得小阿鲁只有分享的份，而插不上手。

“在这里，是女人打咖啡，男人品的。
你又是那么高大的男人，所以，以后的咖
啡还是给我来做吧！”小阿鲁知道雷维耶
每天的工作量有多大，可以说是为了他们
三个孩子操碎了心。就找了这么个理由，
让雷维耶叔叔能够休息下。

雷维耶懂得阿鲁的苦心，疲惫地对她笑
了笑道：等你再大些吧，如果烫到了，叔叔可
会不安心呢。这样，如果以后家里来了客
人，你就出面打一次，其他的，还是我来弄好
不？”“说话算话。”雷维耶轻轻地点了点头。

经过实地的劳作，雷维耶明白，无论怎
样辛苦劳作，土米人也只能勉强解决温饱
问题。唯一改善次伙食，是在婚丧嫁娶的
日子。最多也就是杀上一两头羊，一村人
打次牙祭。而善良的村民，对于成群结队
的大象、斑马、长颈鹿，甚或鳄鱼、河马，就
当是风景，从没有要狩猎的想法。他们懂
得，动物们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看着他们
路过家门、跟狒狒玩耍，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情，哪有动它们的念头。这个让雷维耶想
到拉萨河谷中的红嘴鸥、斑头雁们，也是那
样自由自在地栖息、飞翔，就连大只的黑颈
鹤，也会有专门保护它们的人类。

那么之于生病之类，就只好找村里的
巫医。

经过一番的准备，巫医对着空中呼唤
万能的巴久神把解决苦痛的良药，落入木
桌上的陶罐中，再请病患，礼貌地喝下去，
当然，他们喝下去的，只是空气罢了。病
重的患者，巫医会请村民杀头羊，再剥开
羊胃；让患者的头贴上去，吸食胃液。听
说，这些办法的确真治好了一些人。当
然，这有精神层面的引领。“病由心生”雷
维耶懂这个道理。

不过女巫医也到树林里，陡坡处采些
草药，协助她的治疗。那些草药，有跟中
国的中草药类似的成分。

慢慢地，从教三个孩子开始，劳作之
余，雷维耶成了土米村的老师。如果想真
正改变他们，就只有教育。想到这里，雷
维耶从英语开始，接着是数学、历史、地
理、文学，日日夜夜地向孩子们灌输现代
人必须的知识。

而音乐和舞蹈，则是土米人自幼就会
的。一段时间以后，雷维耶能够跟村民们
一起弹起马森可，能够跳起看似永远欢快
的土著舞了。

格桑花，对于阿鲁兄妹是个新鲜的名词。
雷维耶带上他们，在院前院后，甚至

莫瑞巴的坟头都撒上格桑花的种子。有
时候，连他自己都弄不清，西藏之于非洲
的土米有什么现实方面的意义。时常在
夜晚，跟孩子们自然不自然地讲起西藏的
故事，都是难抑的情绪。那么，计划将自
己的一生献给、留在西藏，为何又会辗转
非洲，认识土米和土米穷困善良的人们？
特别是这身边的小阿鲁，打从第一次眼神
的接触，他就当她是自己一生的女儿，这
是不是即是西藏人所说的缘分？

就在这辗转的过程中，火塘上的光熄
灭了。雷维耶看见，果洛雪山脚下的格桑
花遍野盛开，诺雍康卓正牵着惹索瓦的
手，在悠闲地放牧呢。他们的身边是白云
般的羊儿和黑岩石一样厚实的牦牛。

（未完待续）

哈达

■王友明

回家探亲的我，每天都要到村外的麦
田边上走一走，看一看。不知不觉，麦田
就从一片嫩绿色变成一片金黄色。

天气开始炎热起来，太阳毒辣辣地炙
烤着麦田，走在田间，干燥的风吹过来热
烘烘的，麦浪翻滚起伏着，发出沙沙的响
声，十分动听。长得非常饱满的麦穗儿，
伴着风儿翩翩起舞，充满着丰收的喜悦。

农谚有“麦熟一晌”之说。随着阵阵
麦香扑鼻而来，又一个麦收时节到来了。

此时此刻，我不由得忆起了许多麦收
时节的情景。

小时候，因家境不好，每到麦收时节，
母亲都会领着我，天不亮就起床，跟着村
里的大娘大婶们，步行到十几公里外的地
方去拾麦穗。饿了，啃几口糠菜团子；渴
了，喝几口凉水。天黑好半天后，我和母
亲才气喘吁吁地回到家。

晚上，母亲不顾疲劳坐在小油灯下，用
簸箕把麦穗搓成粒，再用小拐磨子磨成面，
为我和弟弟包一碗饺子，改善一下生活。
母亲却舍不得吃一口，背着我们啃一个糠
菜窝窝。看着母亲那瘦弱的身体和无奈的
神情，年少的我总会流下感伤的泪水。

高小没有毕业，我就辍学回家务农
了。我最发怵的农活就是收割小麦，因我

的手太慢，往往是割了不到一半，大伙儿已
经到了地头，别人休息，我不能休息。好容
易到了地头，还没有喘过气来，大伙儿又往
回返了。我只能跟在大伙儿的后面奋起直
追，却永远也追不上，永远也得不到休息，
不到下晌的时候，我就精疲力竭了。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割麦日当午，
汗滴麦下土。谁知白面馍，凝聚几多苦。”

待摊在地里的麦子稍稍晾晒后，就要
捆扎起来全部拉到场上，堆成一个个蘑菇
状的麦垛。

为了脱粒容易些，打场之前，还要用
木杈或铁杈将成垛的麦子抖散摊开，让炎
阳暴晒。过上个把小时，再把摊开的麦子
翻一遍，按此操作数遍后，摊开的麦子就
完全晒干了。

这时，便由老者套上牲口，拉上石磙，
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碾压。老者一手抓
着一根长长的绳子，为牲口掌握方向，一
手挥动着鞭子，催促着牲口。身边还有一
把木锨，是接牲口粪的专门用具。

等麦子的颗粒碾压干净后，就用杈挑
去麦秆，把剩下的用木锨堆到场中间，成
为一个长条状的麦堆。

只要是有风，就开始扬场了。扬场是
一个技术活，要由技术娴熟的年轻力壮的
男劳力担当，只见他用木锨铲起麦子，手
腕一翻一抖，轻松地抛向空中，使麦子在

空中划出一个极为好看的弧线。在风的
作用下，麦粒直线落下或落在近处，麦壳
和碎麦秸则随风飘去，落在稍远处。这
时，我便挥动着扫帚，用扫帚尖左一下右
一下地轻轻扫动，将混杂在麦子中的麦壳
和碎麦秸轻轻扫去。

两个小时左右，一堆干干净净的黄灿
灿的麦子就呈现在面前了。我们用麻袋
将麦子装起来，扎紧口袋，用一杆大秤称
好重量，会计随即记录在本子上，再把麦
袋子摞起来，码整齐。

看着小山一般的麦袋垛，我就忘记了
连日的疲劳，沉浸在收获的喜悦里……

在乡下，麦收是整个夏收时节里最累
的活儿。老伴务农期间，我每年都要请假
回家，帮助老伴麦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
天还不亮，我就拿着头天晚上磨好的镰刀
下地了。是想趁太阳还没有露头，凉快一
些，也能抢点时间，赶点速度。麦收被称作

“龙口夺食”，必须抓紧收割、晾晒、脱粒和
归仓，防止发生风、雨、雹、火等灾害。

有一次，摊在场院上的麦子刚刚晒
干，突然，乌云从西北方向压来，天色越来
越昏暗，空气潮湿、闷热，使人喘不过气
来。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兄弟几个赶紧
各自把晒干的麦子堆积起来。然后，我们
弟兄几个统一思想，先用打麦机，帮助大
堂兄把麦子打完。说干就干，男女老少一

齐上阵。打到一半的时候，负责往打麦机
上挑麦子的大堂兄，已经体力不支了。他
喘着粗气说：“友明，别干了，歇会吧。”我
着急地说：“大哥，没看就要下雨了，不能
停，你累了，先到一边休息一会儿，这里我
来干。”大堂兄没好意思休息，去干力所能
及的活儿。我们协同作战，很快便把大堂
兄的麦子打完了。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装
进口袋，刚把麦子拉回家里，风就刮起来，
瓢泼大雨随即而至。伯父和父亲知道了
这件事，都非常高兴，夸奖我们兄弟团结
得好……

如今的麦收，真是恢宏而简洁，麦田
里除了几台忙碌的收割机外，就只有地头
上寥寥的几个人了。只见一排排的麦子
被收割机隆隆隆地快速“吞噬”着，人们只
管坐在地头负责把麦子装上三马车或电
动三轮车拉回家就行了。眨眼之间，几亩
小麦便收割完毕，即便是千余亩地不出三
五日也会颗粒归仓，秸秆还田了，整个过
程显得非常轻松。昔日的“芒种前后麦上
场，男女老少昼夜忙”的景象，早已被现代
农业机械所取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
力正日益显现。乡亲们笑容可掬地说：

“机械化就是好，割个麦跟玩似的，不费吹
灰之力就完成了。”

听着这由衷的欣喜之言，我的心充盈
着浓郁的小麦香和深厚的故乡情……

又是一年麦收时

■徐红波

三月的春风醉人，我在阳台上，安享
着融融春光，突然听到一声鸟叫，惊喜无
比，四处寻找它的倩影。

城市里少有鸟儿的身影，而在乡下，
此时已是鸟儿的热闹时节：早莺争暖树，
新燕啄春泥，鸟语花香，每个角落，都能听
到鸟儿的鸣叫。初听没什么区别，你若听
得久了，就能感受出不同的曲调语气，斑
鸠咕咕，麻雀唧唧，唱着鸟儿的喜怒哀乐
……特别是每个清晨，呢喃声声，唤醒了
酣睡中的我。一排排鸟儿站在树上、电线
杆上，跳来跳去，婉转细语，似清泉淌过心
田，告诉人们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田野里繁忙的景象是布谷鸟唤出来
的。清明节后，它们就从遥远的地方飞
来，整日“布谷布谷”，清丽的叫声整日萦
绕在乡村的上空，像流浪的歌手，唱着深
情的民谣。对于农人来说，布谷鸟的叫
声，就是春天的呼唤，是劳作的号角，是幸
福的期盼。

最招人喜爱的是燕子。当我还口齿
不清吐字含糊的时候，母亲教我的第一首
儿歌就是《小燕子》：小燕子，穿花衣，年年
春天来这里……三月的燕子如约而至，在
农家低矮的屋檐下翩跹环绕，主人异常欢
喜。燕子筑巢是吉兆，意味着主家兴旺发

达。记得老家的新房子落成后，就有燕子
衔着草泥，忙忙碌碌地搭建了一个大肚瓶
般的鸟窝。有天早晨我在屋檐下，竟听到
了里面传来的稚嫩的鸟叫，两只小脑袋从
燕窝里伸出来，好奇地望着我。

等到秋收后，家家户户晒谷的时候，
小麻雀们一群群地来，前脚赶走，转个身，
它们又飞来，让你怜爱又可气，却并没有
痛恨之感。无论是田野还是晒场里，日子
并不宽裕的农人仍会遗留一些谷粒，是对
亲密伙伴——鸟儿的感激与分享。

那时田野里、屋旁边的树上、甚至草
垛上，都能看到鸟窝。男孩子们很少没有
掏鸟窝的经历，女孩子看到后总要怒斥他
们。寒假回家，偶遇最调皮的那个男孩，
二十多年的风雨已经把他历练成一个憨
厚敦实的男人，靠跑运输成就了一个红红
火火的家，当我们聊起他的那些糗事，他
竟脸红了。

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有一段
话：“要是没有兔子和鹧鸪，一个田野还成
什么田野呢？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
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
土地最亲密的联盟。”是啊，鸟儿就是乡村
快乐的音符，村庄流动的花朵，与乡村和农
人同患难共喜悦，让日子生动又丰富。

在春天的夜晚，梦里竟鸟鸣声声。我仿
佛回到老屋，在树下听着鸟鸣，数着春光。

村里的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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